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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沙山、玉牙泉、玉门关、阳

关、雅丹魔鬼城，个个是敦煌的子
民，个个掷地有声。但份量最重的
还数莫高窟千佛洞。

去年 10月下旬，莫高窟管理
中心把洞窟保护和旅游利用的矛盾
缓和了一步，大型球幕电影《梦幻
佛宫》无接缝上演。因此，我们才

欣赏到了这种极致的高品质的美。
现在去莫高窟参观分两部分：

技术解读和实窟参观。到达目的
地，景区数字展示中心会安排欣赏
两部电影，前者是讲述莫高窟历史
文化背景的《千年莫高》，后者则
是立体展现壁画的三维数字球幕电
影《梦幻佛宫》。落座于精
致华丽的球幕影院内，当
感官感受到身下的坐椅缓
缓推我至被放大了的绚丽
入微的实景模拟壁画前，

我呼吸刹那间屏住了呼吸，
空间里有种信仰恒古的力
量在流转。在这短短的 20
分钟里，壁画、音乐、配
音都是极具穿透力的，人

在里面有种浮游在时空隧
道的不真实感。

看完电影，我们再坐
十几分钟的景区游览车到
达实体洞窟参观。考虑到
日照、温度、湿度可能会
对洞窟内壁画产生的影响，
莫高窟每个月份开放的窟
数都是不同的，一般开放 8
个，而我们这次有幸看到
了 10个精品窟。

这几年，国家对莫高窟的重视
和投入从这一排排整洁有致的断悬
楼阁上可见一斑。莫高窟的成就世
人皆知。我想，用任何语言描述这
千佛洞都是无力的。

在景区女讲解员轻声细致的讲
解下，那尊禅定的含蓄的《东方式
蒙娜丽莎的微笑》 让我们大开眼
界。阿发跟我小声感慨：“神奇
啊！老祖宗留下的隽永艺术魅力这
次真切感受到了。”

走进莫高窟，王圆箓这个名字
必须一提。是的，他就是余秋雨
《道士塔》中被指的那个“愚昧的

道士” ,曾经一度让我愤恨的人。
还好，历史总归会还原真相。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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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徐镇在本世纪是个仅有百余名“徐”姓
村民居住的村落。1910年，殷夫（原名：徐柏庭）
在这个贫瘠的山乡呱呱落地。殷夫幼年在乡间
读私塾，10岁进象山县立高等小学读书。如今，
大徐已是万人大镇，那里的村民会自豪地告诉
你：“这里是殷夫的故乡。”

淅沥细雨中，我穿过几折青石板乡间小
径，来到了殷夫故居。两扇大黑门上悬着一块
匾，“殷夫故居”4个大字系著名书法家沙孟海
的字迹。

殷夫以创作大量“红色鼓动诗”而饮誉诗
坛，是“左联”颇有影响的诗人。鲁迅先生曾褒
奖他的诗是“东方的微光，林中的响箭，冬末的
萌芽，进军的第一步”。1931年 2月 7日深夜，
殷夫同柔石、胡也频、冯铿、李求实一起被国民
党反动派秘密杀害于龙华，史称“左联”五烈

士。其时，殷夫年仅21岁。赤子难忘故乡情。为
革命四处奔波的殷夫，在他的不朽诗歌中，留

下过“夕阳晖映的西寺”“绿荫葱茏的珠山”“黄

沙十里的爵溪”的剪影，更有甚者，他还激情洋

溢地写下《我还在异乡》一诗，寄托着他对“久

忘的故家”的悠悠思绪。

整个故居的摆设都是按殷夫最后一次离

家时布置的。伫立在殷夫的卧室，我耳畔仿

佛响起了他那首诗中的描写———“古红的床

儿，/睡过哥姊，母亲，爸爸。/顶上的花饰，已
歪，/谁家，呀？”穿过殷夫的书房，抚摩着书
桌、椅背，凝望着笔筒、砚墨，我不禁吟起他

那首诗中的句子———“读倦了唐诗句，/抱膝
闲暇，/浮想着天涯，海洋，/飞越而去，幻想，/
涣散了现实的尘网。”至于殷夫当年描绘的

“绿色泛滥的后园”，如今已做了较大的修

整，充满“春泥气氛”的一片菜园不见了，在

白色的围墙内是小桥、流水、石亭、花草，后

园几株无名古木蓊蓊郁郁仿佛在向踏访者
婆娑起舞致意。霏霏细雨，倾洒着珍珠翠玉。

在这一片绿的氛围中，我似乎与这位革命先
驱轻声细语地对话……

殷夫故居前庭两旁的厢房是陈列室，详尽
介绍了他那短暂而又充实的革命一生。遗像、

遗书、遗著……史料翔实，不免勾起虔诚观览
者的深情缅怀。一位故居管理人员告诉我：“世
人并没有忘记殷夫，每年总有数以百计的游客
参观。今年七一建党节期间，前来吊谒者更是
络绎不绝。”是呵，殷夫将永载史册，为世人所
怀念。

值得一提的是，我县为弘扬殷夫精神，于
1991 年殷夫牺牲 60周年之际，将“大徐中学”
命名为“殷夫中学”，它离殷夫故居仅几步之
遥。朋友，你到象山瞻仰殷夫故居时，千万别忘
了注目一下“殷夫中学”。

雨中谒殷夫故居

▼注：如受台风影响，以下游乐项目暂停开放。


